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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上 海 机 器 织 布 局

胡 滨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 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棉纺织工厂
。

它是在外国机制纱

布大量涌入的刺 激下
,

经过十余年的筹建
,

厉尽艰辛
,

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才 建立 起 来

的
。

关于它的筹建过程
、

资金来源等问题
,

往往说不清楚 , 对于它享有的专利和减免税厘等

权利 ; 尤其讲不透彻
,

从而众说纷纭
,

莫衷一是
。

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提出个人的意见
。

一
、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和投产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
,

外 国资本主义 势力已由沿海通商口岸伸向广大腹地
,

由城市深入农

村
。

在外 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中
,

除鸦片之外
,

棉纺织品所 占的比重最大
,

而且增长的速度十

分迅速
。

1 8 72 年
,

进 口 棉纱为五万担
,

至 1 8 9。年增至一干零八十二万担
,

增长了 二 十 一 倍

多 ; 同一时期进 口 的棉布由一布二百余刀 正增至一千五百余万走
,

增长了约百分之二十五
。

①

在外 国机制纱布的冲击下
,

中国手工棉纺织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

呈现出 日益衰退的现象
。

李鸿章于 1 8 8 2 年奏称
: “

进 口洋货
,

以洋布为大宗
,

近年各口 销数至二千二
、

三百余万两
。

洋布为日用所必需
,

其价又较土布为廉
,

民间争相购用
,

而中国银钱 耗 入 外 洋 者 实 已 不

少
。 ” ②

外 国侵略者在向中国倾销机制纱布的同时
,

还企图在中国通商口 岸招募资金
,

利用中国

的原料和劳动力
,

建立棉纺织工厂
。

早在 1 8 6 5年
,

英商义 昌洋行便计划在上海苏州河畔兴建

一座纺织厂
,

吸收中外商人 的投资
,

但 当时设一的条件还不成熟
,

炬人 “ 绝无顾而问者
,

议

遂中止
” 。

③然而
,

外 国侵略者并没有就此罢手
,

七十 年代以后更干方 百计地企图设口制造

纱
.

布
,

由于清朝方面的反对和抵制
,

在马关条约签订前
,

它们设 J一 的阴谋一直未能得徨
。

1 8了4年至 1 8 7 5年间
,

在清政府内部开展的关于海防问题的讨论中
,

一 些洋务派官员为了

“ 筹晌 ” 起见
,

提出了自行设厂进行纺织 ! ,{]J建议
,

其中李鸿章的意见最为具体
。

他说
: “

英国呢

布运至中国
,

每岁售银三丁余万
,

又铜
、

铁
、

铅
、

锡售银数百万
,

于中国女 红匠作之利
,

妨

夺不 少
。

昌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
,

轮船铁路 自为转运 ? ” ④尽 管洋务派官员建议设厂
,

但苦

于缺乏资金和人才
,

所以建厂活动一时仍未能着手进行
。

1 8了6年初
,

李鸿章在天津海关道黎兆棠的敦促下
,

派魏纶先出面承办机器织布事宜
。

关

于魏纶先的生平事迹
,

人们很少了解
。

据李鸿章说
,

魏不仅与他是
·

“ 世交 ” ,

而
_

田司郭篙寿

索有交往
。

⑤从这些关系看来
,

魏很可能是官僚地主出身
。

是年 2 月
,

魏 由天津前往上海
,

邀集华商筹说
。

池提出了一份 《节略》
,

要求按照湖北武穴开采煤犷的办法
,

由南北洋各筹

公款十万两
,

存局生 自
、 ,

作为定购机器的费月
,

然后招集商股
,

购料建厂
。

⑥但是
,

他在上

海既初毯得 ljJ 绝商的支持
,

又没有领到官款
,

筹建纺织厂的工 作皮停顿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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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

1 8 7 8年 1 0月
,

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珠向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祯分别递上条陈
,

请求允许他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
。

不久
,

他又亲 自前往保定面褐李鸿章
,
再度递 上条陈

,

说明设厂计划
。

该计划得到了李鸿章的批准
,

于是他便返回上海进行建厂的筹备工作
。

彭汝琼是一个善于奔走钻营的封建官僚
。

六十年代初
,

他在湖南任候补知府
,

办理 军需

捐局
,

并一度署理常德府知府
,

因贪污巨款
,

被巡抚浑世临所察觉
,

乃缴出所侵吞的匣金银

一万两
,

免于遭到参劫
。

此后
,

他又以 巨资捐得四川侯补道的头衔
,

被委为军需 防剿 局 总

理
,

丁忧后仍逗留成都
,

入四川总督吴棠的幕府
,

遭到言官的奏参
,

奉旨著即行革职
,

勒令

回籍
。

⑦所以李鸿章在委任他筹办织布局时
,

称他为 “
前候补道

”
或 “ 革道

” 。

有的论者说

他出身买办或与买办有联系
,

那显然是捕风捉影之谈
。

彭汝琼在给李鸿章的条陈中声称
: 拟仿照轮船招商局集股办法

,

招募资金五十万两
,

建

立一个兼营轧花
、

纺纱
、

织布的大厂
。

他不打算请领公款
,

认为募款确有把握
,

仅请求李鸿章

代为奏准
,

并委派总办
。

在他提 出的八条设厂章程中
,

有两点是很值得往意的
: (一 ) 他的

集股办法规定
,

除每年支付每股
“
官利

”
九厘户毫之外

,

还分期还本
,

具体方案如下
:
凡认

股一万 两以下 者
,

三年还清 ; 认股二万两至五刀两者
,

在第三
、

四
、

五年分三次还清 , 认股

五万两以上者
,

自第三年至第七年分五次还清
。

这显然是一 种借贷
,
很可能是用来作为招徕

股金的一种手段
。

(二 ) 章程中没有使用
“
官督商办

”
字样

,

但是
,

从他请求李鸿章代为奏

准设厂
、

委派总办等事实看来
,

他筹划设立的士海机器织布局仍然是一个官督商办企业
。

李鸿章根据彭汝琼的建议
,

札委候选郎中郑观应会办局务
,

候选知府卓培芳
、

候选同知

唐汝霖
、

候补知县长康等三人为帮办
。

当时
,

郑观应和卓培节均系太左洋行买办
,

唐汝霖系庚

和隆洋行买办
,

只有长康的出身不详
。

彭汝珠 向李鸿章推荐这几个人 出任会办和帮办
,

显然

是企图通过他们募集必要的资金以及同外国人打交道
。

看来彭汝琼本人对经营新式企业是缺乏经验的
,

而且又喜好讲究排场
,

不务实际、 在未

能募集足够的股金之前
,

他便开始了订购机器
、

购买地基
、

建筑厂房等活动
。

这样
,

他与郑

观应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

据郑观应揭露
,

他曾向彭汝琼建议
, “

同事不必求多
,

发

端不妨小试
,

尤要在股份本银明见实数
” ,

而彭汝珠所称集股五十万两
, “

自始至终未见实

际
,

但 以招股望之他人共事者
。 ”

特别使郑观应感到不满的是
,

彭汝琼 “ 或独断而不相谋
,

或会商而不见纳
,

惟每至需款紧要
,

无论巨细
,

事事责成
, … … 甚至房租食用

,

亦须代措
。
”

他说自己已垫款万余两
,

私债挪移者尚不在内
,

请求李鸿章允许他辞去会办的职务
。

⑧李鸿

章批准了郑观应的辞呈
,

同时批评彭汝琼
“
作事虚伪

,

专意骗人
,

毫无实际
,

其心术品行
,

至穷老而 不改
,

可鄙已极
” 。

⑨于 是 ,

彭汝琼
、

郑观应相继离局
。

1 8了9年秋
,

李鸿章委派浙江侯补道戴景冯负责筹设织布局事宜
。

戴景冯因需人襄助
,

察请

增派吴仲者
、

龚寿图会同办理
。

戴是翰林院编修戴恒之侄
,

吴的祖父和龚 的兄 长 均 曾 任海关

退
。

这些官僚子弟既没有经营新式企业的经验
,

又与商界缺少联 系
,

了已集股方而遇到很大 的

困难
。 ,

久
,

织蜻川 }筹建事宜又改由戴恒出面主持
。

1 8 8。年春
,

狱恒邀请那观应再度入日
,

郑坚请经元善入 已任职
;

对戴恒表示
: “ 如得经

集 (元善 ) 同局
,

合志任事
,

我
一

方收预闻
。 ” L 于是

,

放恒转清李鸿章札委经元善到局
。

当



时被札委到局的除经元善外
,

还有侯补道龚寿图
、

郎中蔡鸿仪
、

候补道李培松等人
。

这几个

人都是所谓
“ 当今之 巨室

” ,

在商界有一定的影响
。

戴恒出身于
“ 京口望族

” ,

龚寿图出身

于 “
八闽殷宦 ” ,

蔡鸿仪
“
业宏 沪雨

” ,

李培松
“
久业淮磋

” ,

@而郑 观应和经元善则分别

出身于买办和旧式商人
。

他们就仟后
,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工作有了进展
, “

外间声望颇

觉壁垒一新
” 。

L

戴恒
、

郑观应等磋商后
,

由郑超草了一份察帖
,

用 “ 上海机器织布局同人 ” 的名义送是

李鸿章
,

声称
:

拟先募集股金四十万两
,

购布机 四 百台
,

如 日后办有起色
,

再行逐步扩充
。

至于股金的筹集
,

除由该局
“
同人” 认集一半外

,

其余将公开陆续招募
。

他们认为
,

欲使一

般人对机器织布局抱有信心
,

拟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先例
,

恳请酌拨公款五万两
,

由他们具文

承领
, “

俘人人知宪意所存
,

闻风愈思兴起
” 。

L这段话表明
,

他们筹建中的上海机器织布

局仍将是一个官督商办企业
; 同时它也清楚说明

,

官督商办性质的企业对当时欲投肯于新式

企业的一些官僚
、

地主和商人 (包括买办商人在内 ) 来说是具有号召力的
,

受到他们的次迎
。

关于 织布局
“ 同人” 认集的一半股金

,

即二十万两
,

各项记载颇有差异
。

郑 观应在上述

票帖 中说
: “

现议戴编修恒认招股份五万两
,

蔡 郎中鸿仪认招股份五万两
,

职道 (郑 ) 观应

约同李道培松亦认招股五万两
,

统共二十万两
。 ” L这项记载中所说的戴

、

蔡 各认招股五万

两
,

郑约同李亦认招股五万两
,

合计仅十五万两
,

与 “
统共二十万两

” 之数不符
。

中国近 代

史食 料丛刊 《洋务运动》 一书的编者为了凑足二十万两之数
,

将该享帖中的原 文 加 上 一个
“
各” 字

,

改为 “
职道观应约同李道培松亦各认招股五万两 ”

。

L这显然是一个 严 重 的 失

误
。

郑观应在 《上驻英公使郭翁仙 (篙熹 ) 侍郎书》 中说
: “

龚
、

蔡各认五万
,

李一万
,

观

应四万
,

共集二十万
。 ” L这个说法肯定了上述享帖中

“ 观应约同李道培松 亦 认 招 股五万

两 ” 之说
,

但仍差五万两
,

而且 以龚寿图取代了戴恒
。

另一 当事人经元善记载说
: “
戴

、

龚
、

蔡
、

郑各认集股五万两”
。

L这个记载似较全面
,

弥补了上述 两说之不足
,

但它未谈到李培

松认集股份的数额
,

这可能是因为李培松动集的股银较少 (仅一万两 ) 的缘故
。

从后来两江

总督曾国荃所说的
“ 以郑观应所招之股为数独多” L的话看来

,

郑观应所认招银当在五万 两

以上
。

经元善说他本人认购了织布局股份二百股
,

即股银二万 两
,

而且他的亲友入股者亦有

六
、 一

七万 两
。

L总之
,

担任织布局总办
、

会办的少
、 ,

都是该局 的大股东
,

而且他们都具有各

种不同的官衔
,

尽管大都不担任实际官职
。

这个情况同轮船招商局
、

开平矿务 局 等企 业相

同
,

正是当 }!寸官督商办企业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

李鸿章札委的织布局总办
、

会办达五
、

六夕
、 之多

,

其中郑 观应专管商务
,

龚寿图专管官

务
,

但在 1 8 8 4年前织布局的实际权力掌握在郑观应手中
。

这一方面是因为李鸿章在札文中明

确说明
“
伤该道总办 )

; 1

)务
,

常川驻局
,

将招股
、

用人
、

立法诸 大端实力经营
” ,

L另一方面

则是由于郑 观应招股最多
,

在局诸人订立合同
,

载明该局由郑 观应
“
一手经理

”
@

。

在郑观应的主持下
,

上海机器纤沛局于 1 8 8。年秋在上海济阳里正式成立
。

郑观应起草 了

《上海机器织布
’ ` .

j招商集股章程 》 ,

公开发表 在
.

上海 《中招》 上
。

该章程的
“ 尝

、

叙 ” 揭示没

厂的目的说
: “

各国所出之布行销于中国者
,

每岁不下三千万 两
,

则源日以外溢
,

有心世道

者患之
” 。

挤着
,

它分析了中国用机器自制棉布胜于外洋者有三大端
:

一是中国棉花价格便
笙

’

产
,



.

t
、

宜 ; 二是中国工人工肯很低 ; 三是中国制造棉布可随市场需要多造速销
,

而外自俞
不能随

市场需要转移
,

又需负担水脚
、

保险等费
。

不过
,

中国用机器制造棉布
,

也有刁架利 的地方
,

即

购买外国机器
,

价格较昂
,

运费亦重
,

而且聘用外国技师
,

工资很高
。

然利弊相较
,

尚属利多

弊少 ; 且弊止二
、

三年而 已
,

、

利则可久可远
。 ”

章程规定先办织机 四百台
,

每年可出布二十
.

四万正
,

扣除成本外
,

可剔拜 J七万佘两
。

它特别声明
: “

事虽由官发端
,

一 切实 由商办
。

官

场浮华习气
,

一概艾除
” 。

招股办法仿照轮船招商局章程
,

每股一百两
,

共集四千股
,

合银

四十万两
。

除察明南北洋大臣酌拨公款外
, “

在局同人 ” 共集二千股
,

尚余二千股
, “ 所望

海内达官富绅
,

同心集事
,

自一股至百千股
,

各从所便
,

数满而止
。 ”

@

织布局的招商 集股章程公开发表后
,

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
。

章程原订招股四十万两
,

“ 后竟多至五十万
,

尚有退还不收
” , ,

出现了一个
“
近悦远来

” 的气象
。

L由于招股顺利
,

所以郑观应等申请缓领官款
,

李鸿章誉之为
“ 老成之见” 。

有的论者认为
,

织布局早期不领

官款
,

反映了它是一个纯粹商办的企业
。

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

实际上
,

织布局 的官督商

办性质
,

并不完全取决于它是 否有官方 的贷款或垫款
,

而要看它与官方是否具有重要联系
,

例如
,

它的成立是否经清政府批准
, J

曹
、 、

会办是否 由官方委派
,

从清政府手中是否取得某些

优惠待遇
,

等等
。

官方 的贷款或垫款
,

尸是官督商办的表征之一
,

但不是决定性的
。

早期的

开平矿务局也没有官方 的贷款或垫款
,

并不影响该局的官督商办性质
,

就是一 个 明 显 的例

证
。

郑观应等在招募股份的同时
,

开始了建厂工作
。

他函请驻美副使容 阂 在 美 国选聘一位
“ 有历练

” 、 “ 有名望
” 的纺织工程师到沪商办

。

美籍工程师丹科到沪后
,

作了一番考察
,

认为
“ 土花丝短

,

恐于现成之机不合
”
@

,

决定携带棉花回美国进行试验
。

随后
,

织布局又

派翻译梁其彦赴美
,

帮同丹科
一

选购机器
,

并在美国讲求织布$lj 弊
。

纤晰了局的厂址择定在上海

杨树浦 沿江地方
,

共购地三百余亩
。

机器于 1 8 8 3年开始运抵上海
,

其 中包括轧花
、

纺纱
、

织

布 各机全套设备
,

大约是依照纱绽三万五千枚
、

布机五百三十台配制 的
。

1 8 8 3年夏
,

上海爆发了一次严重 的金 融危机
,

银根奇紧
。

织布局内部的问题和矛盾逐渐

暴露出来
。

原来织布局所招 的丑千股中
,

仅收现银三干五万二千八百两
,

其余银十 四万七千

二百两
,

全系股票存局作为押款
。

其已收股银除支付购办机器等项二十万九千余两外
,

余银

十四万三千余两
, “ 或已放出

,

或押股票
,

均无实银存局
” 。

L由于当时股票价格大跌
,

押

款人均不肯 以现银赎取股票
,

所以织布局出现了严重亏蚀
,

资金周转不灵
。

这种情况的产生
,

当然应由经手
“
局中一切银钱帐日

” 的郑 观应负主要责任
。

郑观应本人后来在致马建忠的信

中
,

承认此事
“
措置失当

,

咎无可辞 ” ,

但系
“ 因公拖累 ” , “ 受屈不辩

,

宁愿受亏
,

诚恐

和盘托出
,

诛累多人
,

贻误大局
” 。

L 1 8 8 4年 3 月
,

郑 观应被督办户东军务大臣彭玉麟调往

广
一

东
。

李鸿章札委经元善主持局务
,

会同江海关道邵友廉追缴旧 欠
,

结束前帐
。

经元善收回

股票四百 四十九股
,

并收缴 欠款三力四千 两
, “ 清理后在外本股

,

只剩二十二万数千矣
,

合

之定购 己到机 器及从地
、

造栈 房一切实川
,

综核数日 `相上下
,

遂据实察复
。 ” L

织布 同内部的纠纷并未至此结束
。

原来作为
“

官 曾
、 ”
的龚寿图与作为

“
商 总

” 的郑观应之

间
,

早就存在着尖锐矛盾
。

据经元善说
,

龚寿 图在戴恒 的支持下
, “

予智自雄
,

而郑颇多为
,一,`



难之处” 。

经元善等将所招股木
、

户 名
、

银数及收款存放们庄
,

每月开列清 单 登 载 让报纸

上
,

戴
、

龚等对此大为 不满
,

t’i 胃我等认股未来
,

被 经 (元善 ) 先占面子
,

且此 系商务
,

.

非

办娠
,

收款何必登报 ? ” 1 8 8 3年 3 月
,

龚寿图交卸局务
,

由他 的兄弟龚 彝 图 接 办
,

仍专管
“
官务

” 。

郑观应赴广东后
,

龚寿图 “ 怀恨砌控
” ,

不仅揭发郑观应私挪公款
,

而且还株连经

元善
。

经元善说
: “ 此次之愤事

,

龚
、

郑多龄龄所 致
。

龚之无理取闹
,

同 人共知
。

龚恃官 总

可掣肘
,

由戴单衔所享准
。

穷源竟委
,

戴为祸首
。 ” L

郑 观应
、

经元善等相继离局后
,

织布局于 1 8 8 7年由龚寿图
、

龚彝图兄弟接管
。

这时
,

织

布局的洋匠羁留日久
,

购存外洋机器及应付薪资延不付价
,

势将兴讼
。 ” L于是

,

答娇了局又

进行改组
,

重立条规
,

另招股份
,

名为
“ 新股 ” ,

而将在此以前入股的股票称为
“ 老股 ” ,

一律按七折计算
,

要求老股东每股加银三十两
。

此时老股尚存二千九百余股
,

但至 1 8 8 8年 7

月止
,

如数加银者只有一千六百股
,

收银四万八千两
。

其逾期不加银之股票
,

议定以三股折

作一 股
,

换给新股票
。

老股加价为数有限
,

而新股一时又难以募集
,

因为一般人对续赌了局已

逐渐失去信心
,

八十
·

年代初出现的那种投资热潮已经消失
,

织布局建造厂房
、

添购机器及安

没电灯等在在需款
,

龚寿图多方借贷
,

仍无 法解决
。

续尽布局陷入了窘境
。

1 8 90 年
,

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会办马建忠主持织布局工作
,

并允 许 挪 用 仁济和保险公

司公积金三十万两
,

以资周转
。

但一年之后
,

织布局的资金又已告罄 ,o 马建忠拟借债以解燃

眉之急
,

电告李鸿章说
: “ 聂道 ( 江海关道聂缉规 ) 可借五万

,

息五
、

六厘 ;
德华银行十万

,

约 息七匣
;
钱庄可十万

,

息分余
。 ”

李鸿章指责他不票报细帐
, “

办事一味空洞
,

未能处处

踏实
” 。

关于借债一事
,

李鸿章认为
, “ 聂银可借

。

德华 (银行 ) 非抵押不借
,

徒损声名
。

钱庄息重
,

更不合算
。

吾欲在天津筹借
,

但 人皆不信汝
,

颇信杨 (宗廉 ) 尚把稳
。

拟酌借二

十万
,

令杨絮汝衔名成交
。

杨即回沪
,

责令驻局妥细经理
,

切实整顿
。 ” L于是

,

织布局又

改由杨宗廉
、

杨宗瀚兄弟主持
。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建厂工程于 1 8 91 年墓木竣工
。

它的主要厂房高三层
l

楼
,

五百英尺长
,

八
一

于英尺宽
。

一部分早安装就绪的机器于 1 8 9 0年开始投产
。

1 8 9约二 ,

它生产了四 百 万 码棉

布
、

一百万磅棉纱
,

雇用工人约四千人
。

1 8 9 3年开始发放股 自
、 ,

高达二分五厘
。

上海机器织布局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筹建
, 1 8 8 0年正式成立

,

经过许多波折
,

至九十 年

代初才开始投产
。

中国近代机器纺织工业的诞生
,

走过了一段漫长而又艰巨 的历程
。

二
、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被焚和华威纺织总厂的建立

上海机器织布局投产后
,

获得 优厚的利润
。

据杨宗镰对翁同渐透露
,

该局除 日 常 开 支

外
,

每月可获利约一万二千两
。

L纺纱的利润较织布尤为丰盛
。
李鸿章决定大规 性 扩 充 纺

纱
,

于 1 8 9 3年 7 月 8 日致电驻英公使薛福成
,

要他购办制造十四支或十五支纱的 妙 机 一 百

部
,

每昼夜可出纱五十包
,

另配搭轧花
、

清花
、

梳花
、

摇纱
、

打包等机件俱全
,

大机器锅炉

须足敷纱机五百部之用
,

以备将来扩充
,

强调此举 系 “
为国家商务兴大利

” 。

@ 十余天之后
,

他又致电薛福成说
:

购办的纱机须每昼夜出纱九十包
,

而且
“ 愈多愈妙

” L
。

不料新纱机尚

未购妥
,

上海机器局便遭受 了一场大火灾
。

1 89 赞冬朔
1 9日

,

上海机器织布局清花厂不慎起火
,

:

适值狂风大作
,

施救不及
,

厂房及



打L器大部分被焚毁
。

当大火燃烧时
。

织布局总办杨宗滚曾请英租界会审蔡悴通过巡捕房知照

英
、
法

、

美各洋龙 ( 即消防队 ) 赴拨
,

他们
“ 均以局在租界外

,

厄于成例
,

不得前行
。 ” ⑧

次 日
,

代表外国资产阶级在华利益的 《北华捷报》 发表评论说
: “

织布局是属于李鸿章和他

的朋友们的
。

由于他对允许外国人进口轧花
、

纺纱
、

缭布等机器一事
,

过去曾经设置而且现

在仍然设置一切可能的障碍
,

所 以对外 国人来说
,

试图援救他在尽力进行垄断并严重干扰对

外贸易的织布局
,

那是不可思议的
。

” L这段话清楚地流露了洋商幸灾乐祸的心情
,

反映出

他们对上海织布局的敌视态度
,

灿反面说明了织布局是同他们的利益完全对立的
。

织布局在火灾中遭受严重损失
,

除监 工及女工房屋外
,

几乎全部被焚
。

12 月初
,

李鸿章

派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前往上海
,

会同江海关道聂缉规
,

与前织布局绅商议 明
,

将前局妥为结

束
,

截清界限
,

分筹资本
, “

一面规复旧局
,

一面设法扩充
。 ” L

盛宣怀等清理上海机器织
一

布局帐目的结果及处理意见如下
:

借用官款二十 六 万 五 于三

百九十两
,

实收股本五十五万四干九百两 (其中有仁济和保险公司的股本二十二万两 )
,

又

仁济和保险公司存银八万两
,

前任江海关道龚照缓存银二万两
,

杨宗瀚借垫款项十余万两
,

总共一百零九万余两
。

该局所剩地基
、

毁伤机器
、

锅炉
、

铜铁废料
,

以及所剩银钱
、

棉花
、

棉布等
,

除支伺应还现款外
,

应按照商股五十五万余两及奉伤之存款十万两
,

如数摊分
,

将

每股应摊分之银数
,

填发新股票
,

与新局 股分一律分利
,

旧股票折均作废纸
。

该 局 所 欠 官

款
,

悉归以后局厂每出纱一包捐银一 两
,

陆续归缴
,

免其摊分
。

L这项处理方案获得 了李鸿

章的批准
。

盛宣怀在清理 上海机器织布局帐目的同时
,

着手招募新股重新建厂
。

不久
,

在织布局的

旧址上
,

建成华盛机器纺织总厂
,

仍为官督商办
。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的上悔机

器织布局
,

投产仅两
一

年多的时间
,

犹如昙花一现
,

就这样天折了
。

三
、

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专利及减免税厘等权利问题

经李鸿章奏准
,

上海机器织右局享有十年专利及减免税厘等权利 (后来的华盛机器纺织

总厂也享有类似权利 )
。

这些权利的性质如何 ? 起了什么作 )什? 这是研究上海机器织布局所不

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

首先
,

我认为
,

应 当弄清楚十年专利和减免税厘等权利 的来 源
。

郑观应于 1 8 8 0年第二次进入上海机器织布局之后
,

曾以 “
织布局同人” 的名义

,

起草了

一份给李鸿章的呈文
,

第一次提出享有专利的要求
。

该呈文写道
: “ 嗣后上海一隅

,

无论何

人
,

有志织务者
,

只准附入木局合办
,

不准另立一局
,

显分岭域
,

则成本愈厚
,

利效司久
,

而风气益开矣
。 ” L这项专利要求具有两个特点

:

一是专利的地区仅限于上海一隅
; 二是专

利的时间没有限制
。

它当即获得了李鸿章的批准
,

所以在织布局公开发表的 《招商集股章程》

申
,

有
“
经北洋通商人臣批定

,

嗣后有人仿办
,

只准附股入局
,

不准另行开设
”
等语

。

L

不久
,

郑观应又向李鸿章递上另一份是文
,

不仅要求
“
请准给年限以防外人争利

” ,

而

且申请
“
准免厘捐并酌减税项

” 的权利
。

他说
: 西方国家有一项通例

,

凡新创造一项事业为

木国前所未有者
,

准许在若干年限内享有专利权
; 又如在外国学得 某项制造秘法

,

归国仿行
,

亦合
“
始创独造

” 之例
,

刊以享有专俐
。

目前织布局购用外国机器
,

同外国
“
始创” 之法相 {

Q



类似
,

而 日
.

` 11国 凉花质粗纱饭
,

一

杯耐切佼
,

经试验改造
,

甚费苦心
,

己符合创造之例
,

因此
“ 应

一

清完思酌价 卜五 年
:戈 卜币之 限

,

饰行通商各口
,
七 i仑华人

、

洋 人
,

均 厂得于限内另自纺

织
。 ” 值得 注意的是

,

郑观应这次关于专利权的要求
,

已从原来的
“ 上海一隅

”
扩六到

“
通

商各口
” ,

同时不仅限制华人
“ 了并导于限内另自纺织

” ,

而且也明确地把 t’i 羊人
”
包括在内

。

广叻卜
,

还加上了
“ 十五年或十 年

” 的时间 限制
。

关于减免税厘的问题
,

郑观应说
:

洋 布 进

口
,

照例交纳正税
,

分运 内地
,

则交纳子口税
,

并无匣捐
; 织布局所产布正

,

似应照洋货已

进口之例
,

完纳子 口税
,

概免抽厘
。

洋商如有违言
,

则中国土产棉花自织 自销
,

货运内地
,

木无 听谓进口
,

照洋货分运之例 完纳子 口税已属平允
,

何况中国有保护商民之权
,

似可严词

以拒
。

L郑应观的这份呈文
,

阐明了织布局应享有专利及减免税厘等权利的道理
。

这些权利

是提高国产棉布与洋布竞争的能力
,

抵制洋布的倾销
,

以及保护本国的资木主义工亚的重要

手段
。

它反映了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正当要求
。

李鸿章根据郑观应等人的请求
,

于 1 8 8 2年 4 月 4 口递上 《试办织布局折》 说
: “ 查泰西

通例
,

凡新韧一业为本国未有者
,

例得界以若干年限
。

该局用机器织布
,

事属初举
,

自
_

应酌

定十 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
,

一

不准另行设局
。 ” 至于减免税匣一事

,

他奏称
: “

布正织成

后
,

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
,

应照中国通例
,

免完税厘
;
如由上海通运内地

,

及分运通商他

口转入内地
,

应照洋布花色
,

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
,

概免内地沿途税厘
,

以示体恤
。 ”

@

李鸿章为织布局奏请专利及减免税厘等权利
,

基本上是按照郑观应的请求提出的
,

但也

有两点差别
:

(一 ) 郑观应要求专利的年限为十五年或十年
,

而李鸿章定为十年
。

(二 ) 郑

观应要求织布局所产布正分运各地时
,

仅完纳子 口税
,

即值百抽二
·

五
;
李鸿章从清政府 的

税收考虑
,

奏请将税率增加一倍
,

即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
。

同外国进口的棉布比较起来
,

李

鸿章所定税率对织布局仍是比较有利的
,

因为织布局所产布正在上海销售时
,

免纳任何税厘
,

比三些口洋布少纳百分之五的进口税
; 运入内地销佑时

,

仪完了正 税
.

比洋布少纳百分之二
·

五

的 子 口 税
。

因此
,

,

李鸿章所订税率
,

虽然没有完全乳甸己郑观应等人的要求
,

但它毕竞使织

布局 在同洋布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

有助于民族资术主义纺织 创少的兴起
。

_

!: 海机器织布局的十年专利和减免税厘等权利的李源就是如此
。

其次
,

应当考察上海机器织 4J’ 局的专利权在客观上究竟起 了什么作用
。

它限制了华商设

厂还 是阻止了洋商设厂 ? 这里
,

结合两个具体事例做一些说 明
。

1 8 8 2年
,

美商丰泰洋行经理魏特摩 与上海祥生船厂经理英 国人格兰特成立了一个公司
,

拟经营纺纱
,

资本定为三十万两
,

预付股金已收至十万两
。

李鸿章闻讯后
,

当即命令上海道

邵友镰查禁
。

9 月 8 日
,

魏特摩致函美国驻沪副领事哲沙尔
,

要求出面干预
。

哲沙尔对邵友

滚说
: “

魏特摩所创办的公司对上海织布局并无妨碍
,

因为一个是织布
,

一个是纺纱
;
并 巳

因为这纱厂 是美商和另一 洋商创办的
;
又因为对洋商创办此类企业并没有禁令

。 ”
@ 10 月 1 3

日
,

美国驻华公使杨格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
,

指责上海道邵友 镰的干涉是
“ 不智

” 行为
,

并

且声称
:

上海织布局的专利权
“ 无效” , “ 因其与条约章程相违背

” 。

18 日
,

总理衙门
,

照会

美国公使
,

以 “
机器织布系 中国创办之举

,

必须酌情妥为保护
” 的理 由

,

断然拒绝 了美国方

面的无理要求
。

L由于清政府官员的禁止
,

洋商在上海设立纺纱厂 的企图来能实现
。

, 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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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1 8 9 3年
,

日本商人将轧花机装运进口
,

被江海关扣留
。

李鸿章致电总那衙门说
: “

历牟

不准洋商在通商 口岸仿造土货
,

惧夺华 民之利
。

今华人仿织洋布及纺纱
,

正议扩充
,

岂容洋

商违章侵夺 ? !’’ 他又致电江海关道聂缉规说
:

日商进口的轧花机
,

如确系手摇机 售 与 乡 民

者
,

应准放行 , “ 如 系大宗机器纺织洋布纱
,

必须遵章扣留
,

保我 自主权利
。 ” 回

从上述两个事例看来
,

上海机 器织布局的专利权
,

确实起了限制外商在华设立棉纺织厂

的积极作用 }
。

至于上述专利权对内的作用
,

也可以通过下面两个率例得到说明
。

1 8 8 8年
,

两广总督张之洞拟在广东设立织布纺织官局
。

他电询 李鸿章说
: “ 阅 《申报》

载
,

上海 (织 ) 布局经尊处奏准
,

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
。

是否专指上海而言 ? 粤设官局
,

木

与商局有另lJ
,

且进 口布多销叶
,

断非沪局所能编给
,

粤不至侵沪局之利
。

望速电复
。 ” L李鸿

章在复电中
,

没有提到织布局的十年专利 权是否限于上海一隅的问题
,

仅确认此项权利业经奏

准
。

他还说
: 该局正在重新整顿

,

集股不多
,

一时尚难大办
,

粤设官局
,

距沪较远
,

不影响

上海织布局 的专利
。

L后来
,

张之洞 由两广训任湖广总督
,

织布纺外官局也随他一起迁至湖

北
,

距离上海较近
。

李鸿章始 终没有提 出任何异议
。

1 8 91 年
,

上海 出现了一个华新纺织新局
。

创办人 是候选道唐松岩
,

厂址座落在上海虹口

的租界 区内
。

初设立时仅有纱锭七丁余枚
, 1 8 9 2年增加纱锭二千余枚

, 1 8 9 4年增设布机五十

台
。

⑥关于该局的性质
,

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论
,

有人 说它是官督商办企业
,

也有人说它是官

商合办企业
,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

它是独立于上海织布局之外的一个近代纺织企业
。

虽

然上海织布局享有十年专利权
,

但并没有妨碍华新纺织新局的设立
。

综上所述
,

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的专利和减免税厘等权利
,

是郑观应等人提 出申请
,

经

李鸿章奏准 的
。

它在马关条约鉴订前有效地阻遏 了外商在华设立棉纺织厂 的活动
,

但并没有

完全限制华商对近代棉纺织工业的投资设厂
。

它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应

该予 以肯定 的
。

十九 世纪七
、

八十年代之交
,

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个有利时机
,

社

会上出现了一个投 资于新式企业的热潮
,

许多官督商办企业招募资全一呼即至
,

上海机器织

布局就在这时候募足了股银五十万两
。

但是
,

当时有些官督商办企业如 轮船招商局
、

开平矿务

局等办得较有成效
,

而上海机器织布局却白白浪费了十余年的时间
,

迟迟未能建成
,

投产后

两年又被大火付之一炬
。

它为什么失败了 原因 自然是多方面的
,

但用人不 当应该 是其中很重

要的一条
。

八十年代初
,

李鸿章札委的织布局总办
、

会办达五
、

六人
,

他们互相掣肘
,

争权

夺利
,

使建厂工程迸展迟缓
。

1 8 8 4年郑观应
、

经元善等离局后
,

总办
、

会办更迭频繁
,

其中

有的对经营新式企业一窍不通
,

怎么能够把织布局办好呢 ? 其次
,

管理不善应该是织布局失

败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

象织布局这样一个大型企业
,

竟缺乏严格的财务制度
,

所 以出现了以

股票押款
、

擅用局款乃绳假公济私
、

挥霍浪费等现象
,

投产后又不保火险
,

一旦遭到火灾
,

便沦于彻底毁灭
。

总之
,

上海机器织布局失败的经验教训
,

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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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四 运 动 对 孙 中 山 的影 响

赓 士 角
/口

`
义

,

夕 7

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一生
,

是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
。

他一生中取得的进步
,

都

是与时代潮流的推动和厉史事变的铆向分不开的
。

对于他晚年取得的进步
, “

五四 ” 运动的

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

“
五四

”
运 动前

,

孙中山处在讨袁
、

护法连遭失吹的时期
。

讨袁
、

护法 的失败
,

对孙中山来说不是偶然的
,

首先是他的奋斗长期脱离人 民群众的结

果
。

孙 中山生当民族与社会危机严重之时
,

了解人民的灾难和痛苦
,

深切同情劳苦群众
,

决
J

合为他们谋求自由和幸福
,

也希望他们起来争取 自由和幸福
。

但是
,

由于对人 民群众的历史

作用缺乏认识
,

他并没有自觉地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

辛亥革命前
,

反对清朝

统治成了人 民大众的普遍要求
,

孙 中山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清朝统治
,

而限于策

动会党和新军起义
,

结果屡遭挫折
。

辛亥革命之能够发履为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并推翻

清朝统治
,

很大程度上在于广大群众的自发参加
。

辛亥革命后
,

清朝和人 民大众的矛盾得到

解决
,

代之而起的封建军阀虽与清朝并无本质区另11
,

但它和人 民大众的矛盾一个时期内还处

在量的积累过程 中
,

大规模的群众反抗斗争暂时没有发生
。

在此形势下
,

孙 中山更加看不到

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力量
,

脱离群众的情况更为严重
。

他的讨袁
、

护法实际上成了依靠少数革

命党人和利用一部汾军阀反对另一部分军阀
,

失败是必然的
。

孙 中山自投身革命
,

就重视组

织政党
。

他领导组成的兴中会
、

中国同盟会
,

对团结和统一革命力量
,

准备和进行辛亥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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